
京胡

平时人们将京胡与胡琴视为同一物

件。其实还有说词。严格地说，京胡只

能说是胡琴的一种，而胡琴尚包括二胡、

板胡等种类。胡琴的名称，正式见于元史

<礼乐志>。而其实在更旱的唐宋时代，

人们就将外来的拨弦乐器如琵琶、忽雷等

称作“胡琴”了。

京胡的音质脆亮精美，婉转自如，

堪称角色的护佑神。名角与名琴师珠联

璧合，相得益彰，共同达到难解难分而又

相互“滋补”的妙境。自京剧艺术形成以

来，一些大师级的流派代表人物皆有出色

的琴师为其倾力托助，还流传出一桩桩的

梨园佳话。而且许多名琴师绝不仅仅是一

技之师，他们无不精识京剧唱腔之奥妙，

有的还曾经登台唱过多年，在演唱上也有

深厚的造诣。

对照当年我听留声机唱片与在故乡

听戏的感受，窃以为早期京胡为角儿“抱

京胡的妙用
弦”相对说来比较“老实”，但同时也较

易听出京胡伴奏之妙用。近年来我觉得京

胡除精心为演员伴奏，也较多地显出相对

独立的功夫。尤其是在旦、生演唱“西

皮慢板”时，琴师拉“过门”常能充分发

挥出独到的精彩技艺，手上和指上的功夫

足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使懂行的听众

真正品味到什么叫“炉火纯青”，什么叫

“如醉如痴”。这时赢得听众赞赏的掌声

就是很自然的了。有时甚至还有点“喧宾

夺主”，得到的喝彩绝不逊于”角儿”。

在这种情况下，相信较有心胸的演员应当

不至于“吃味儿”，反而更会被感染，增

添更大的激情。

我觉得，今日许多琴师较之过去更

有超水平的发挥，是京剧舞台上的更大进

步。当然，他们毕竟是在力助演员主体前

提下的”自如”发挥，是在双方通力合作

绝不游离的整体中适度展现，但比以往那

种相对呆板甚至稍嫌被动的模式显得更加

活络，使舞台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整体注

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任何时候，也不必担心优秀的有

整体感的琴师会脱离“角儿”而存在。总

的说来，京胡从正式形成为胡琴家族中的

一种之后，好像就是与京剧的命运并立而

行。它与有出息有造就的演员同呼吸相依

存，如鱼儿离不开水，水也离不开鱼。我

特别注意到有许多出色的琴师为“角儿”

伴奏时，眼睛一直注视着演员，注视着演

员的眼睛、口唇，乃至整个神情与体态。

这时我仿佛会意：在琴师的目光与演员的

眼、口、身、神之间，贯通着一道灵性的

溪流，这溪流又回到琴师的手上(而琴师

自己不必看手，因为他的心在手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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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个艺术的精灵就循环往复地激动在

这二者之间有声有形和无声无形的境界之

中。凡是成功的、到位的组合，必有这精

灵的存在：反之，那只能说是尽管有声有

形却也难免若即若离，而“精灵”是传唤

不来的。

在京胡艺术的发展上，近些年来还有

一个可喜的现象，即女琴师明显地增多，

其中有那么几位已成为被观众记住名字的

佼佼者。我观女琴师们，都十分敬业而尽

力。在与“角儿”合作操琴时，给人的突

出感觉是：她们格外放得开，有力度而不

忘韵味。甚至我还觉得，女琴师的涌现

不仅是单纯技艺的爱好，而是内在气质使

之，并且找到了在京胡上这样最适合表现

她们艺术品位的突破口。因此，我毫不夸

饰地说，女琴师如能持续地追求下去，不

仅是用手，更重要的是用心，很可能会在

“艺术家”这条独特的道路上尽显女性的

优长，而绝不应是一个熟练的“琴匠”。

或许是我对京胡和对出色琴师的偏

爱，我总觉得未来京胡必会比现在更能

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演奏艺术。其实目前

已见端倪，著名京胡艺术家燕守平的演奏

专场就是一例。这就说明，京胡除了为演

员伴奏之外，也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演奏

艺术。也就是说，一部分钟爱京胡的观

(听)众也愿意像欣赏京剧名家演唱一样

来欣赏京胡的表演艺术。只是我同时认

为，京胡艺术还是不能忘记了京腔京韵，

因为它毕竟是伴随京居tj08腔的发生发展而

来的；它是与京剧演员的演唱相适应而最

终定位的。所以，它永远不要忘了它姓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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